
清
明
慎
終
禘
黃
陵

上
巳
絕
非
拜
祖
日

在
清
明
節
以
虔
誠
的
心
靈
祭
祀
祖
先
，
藉
以
表
達
慎
終
追
遠
的
情
思
，
是
中
國

自
古
以
來
的
傳
統
。
﹁國
之
大
事
，
在
祀
與
戎
﹂
，
並
後
世
所
尊
之
儒
教
，
崇
尚
以

﹁孝
﹂
治
國
，
更
講
究
祭
祖
﹁事
死
如
事
生
﹂
，
所
以
隆
重
祭
祖
、
以
盡
孝
道
，
成

為
相
沿
積
久
的
社
會
風
尚
，
清
明
祭
祖
尤
甚
之
。

從
秦
漢
以
來
，
歷
代
帝
王
在
清
明
節
不
僅
要
祭
自
己
的
宗
廟
、
祖
陵
，
還
要
代

表
國
家
、
民
族
祭
奠
始
祖
︱
︱
軒
轅
黃
帝
。
漢
武
帝
曾
親
率
文
武
百
官
上
橋
山
祭
黃

帝
陵
，
並
立
下
﹁文
武
百
官
到
此
下
馬
﹂
碑
石
，
以
示
尊
崇
。
從
漢
唐
、
到
宋
元
明

清
乃
至
民
國
，
歷
代
帝
王
及
執
政
者
，
或
親
臨
黃
陵
祭
掃
，
或
派
朝
廷
大
員
﹁奉
詔

代
祭
﹂
。

儘
管
不
同
時
代
的
禘
黃
、
祭
黃
大
典
，
因
歷
史
背
景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祭
禮
觀
念
和
祭
儀
，
但
在
時
間
上
都
是
選
取
清
明
節
。

譬
如
一
九
三
七
年
民
族
危
亡
之
際
，
國
共
兩
黨
清
明
節
共
祭
黃
帝

，
就
是
尊
重
中
華
民
族
歷
史
文
化
傳
統
，
突
出
中
華
民
族
精
神
！

以
祭
祀
黃
帝
激
發
同
根
共
祖
的
民
族
理
念
和
愛
國
熱
情
。

﹁三
月
三
﹂
是
什
麼
日
子
呢
？
﹁三
月
三
﹂
又
稱
﹁重
三
﹂

，
也
是
古
代
漢
族
十
分
有
名
的
節
日
。
不
過
它
是
由
中
國
古
代
上

巳
節
（
又
叫
﹁三
巳
﹂
，
是
三
月
第
一
個
巳
日
，
與
清
明
節
臨
近

）
演
變
而
來
。
由
於
一
些
所
謂
﹁專
家
﹂
不
懂
中
國
曆
法
及
傳
統

節
日
演
變
，
誤
把
﹁三
月
三
﹂
當
清
明
來
過
，
才
鬧
出
﹁三
月
三

﹂
祭
拜
黃
帝
的
笑
話
。

上
巳
節
起
源
於
西
周
時
春
天
水
濱
祓
禊

之
風
俗
，
據
《
周
禮
‧
春
官
‧
女
巫
》
記
載

：
﹁女
巫
掌
歲
時
祓
除
畔
浴
﹂
。
從
兩
漢
到

隋
唐
時
期
，
上
巳
節
是
十
分
著
名
春
遊
踏
青

的
節
日
。
如
果
說
清
明
祭
祖
與
慎
終
追
遠
、

祖
宗
崇
拜
有
關
；
那
麼
三
月
三
則
與
迷
信
禁

忌
、
驅
疫
除
癘
、
清
污
除
垢
、
祓
禊
不
祥
緊

密
相
關
。
三
月
三
拜
祖
祭
黃
，
豈
不
是
把
黃
帝
當
成
不
祥
、
不
潔

、
污
垢
之
物
進
行
祓
除
，
犯
了
中
華
民
族
幾
千
年
傳
統
的
大
忌
！

如
果
說
在
﹁故
里
﹂
搞
祭
拜
更
是
祭
錯
了
地
方
，
那
麼
在
三
月
三

祭
黃
帝
、
拜
祖
宗
更
是
選
錯
了
時
間
。

公
祭
黃
帝
陵
為
國
家
祭
典
之
最

在
中
國
的
五
十
六
個
民
族
中
，
有
近
四
十
個
民
族
的
史
料
都

明
確
記
載
與
黃
帝
的
血
脈
淵
源
，
同
宗
黃
帝
為
祖
先
。
出
於
對

﹁人
文
始
祖
﹂
的
崇
高
敬
意
，
任
何
地
方
搞
紀
念
黃
帝
的
祭
祀
活

動
都
無
可
非
議
。
但
是
，
紀
念
活
動
之
﹁紀
﹂
不
同
於
﹁祭
﹂
，

更
不
同
於
﹁公
祭
﹂
。

古
代
所
稱
的
﹁禘
﹂
是
大
祭
，
是
公
祭
中
最
高
規
格
之
祭
祀

大
典
。
儒
家
把
﹁禘
﹂
提
高
到
﹁治
國
之
本
﹂
的
高
度
，
認
為
﹁不
明
其
義
，
君
人

不
全
；
不
能
其
事
，
為
臣
不
全
﹂
。
一
個
﹁禘
﹂
字
，
竟
將
祭
祀
的
含
義
與
國
家
君

主
之
安
危
，
大
臣
之
生
死
命
運
聯
繫
在
一
起
，
足
見
其
重
要
。

歷
代
封
建
帝
王
執
政
者
﹁禘
黃
﹂
只
有
兩
種
方
式
：
一
種
是
﹁廟
祭
﹂
，
即
列

入
祖
宗
的
宗
廟
進
行
祭
祀
；
另
一
種
就
是
到
橋
山
公
祭
黃
陵
。
廟
祭
難
以
昭
彰
於
世

，
祭
黃
陵
則
是
﹁禘
黃
﹂
之
最
高
規
格
祭
典
。

尋
根
求
源
、
認
祖
歸
宗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傳
統
美
德
，
所
以
全
世
界
華
人
無
不
宗

黃
帝
。
特
別
是
在
國
難
當
頭
時
，
橋
山
黃
帝
陵
更
像
是
整
個
中
華
民
族
的
一
面
獵
獵

大
旗
，
凝
聚
起
全
世
界
炎
黃
子
孫
的
鬥
志
士
氣
！
如
今
，
公
祭
黃
帝
陵
已
不
僅
是
一

國
之
重
典
，
而
且
已
經
成
為
全
世
界
華
人
之
盛
典
，
整
個
中
華
民
族
之
大
典
！

B6 大公園
責任編輯：孫嘉萍

大家都知道，自來有 「滿
蒙一家親」之說。早在關外征
戰、定鼎中原之前，滿族上層
與蒙古族上層就不斷以通婚來
鞏固雙方的政治聯盟。入主中
原、定都北京以後，康熙的二

十個公主中，就有七個下嫁蒙古王公。這雖然不
好跟 「和番」劃等號，但從繁盛的京城嫁到相對
艱苦的草原，更何況遇上什麼丈夫自己完全不能
把握，無論如何難稱幸運幸福。

父皇的這項將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傳統政策
，雍正當然樂於繼承。但雍正登基時已經四十四
歲，卻只養大了一個女兒，他的下嫁蒙古王公的
公主儲備，是大大地欠缺。於是，他立即補充了
三位公主，也就是從兄弟那裡過繼來三位侄女。
其中兩位是他重用信賴的怡親王的第四女（後稱
和碩和惠公主），以及莊親王允祿的長女（後稱
和碩端柔公主），還有一位，就是廢太子的第六
女，也就是弘皙的六妹。

雍正登基前，廢太子已經是政治上的 「死老
虎」了，況且到雍正二年，他也就死在禁所，樂
得追諡他 「理密親王」。

那麼，廢太子第六女被雍正收來作為公主，
是否能證明廢太子的女兒們都沐新皇之恩，屬幸
福之輩呢？

揆諸史料，可知這位和碩淑慎公主生於康熙
四十七年正月初二，就在這一年九月，她父親的太子身份被廢掉
，全家處於被圈禁的狀態，雖然過了半年，她父親又戲劇性地被
復立為太子了，但她只是個嬰兒，應該全無記憶。到康熙五十一
年，她父親再次被廢，那時她有四歲的樣子，也許會多少留下一
些記憶。那應該是很恐怖的記憶。太子被廢黜被圈禁，他那一大
家子人，他的正妻和許多側室，以及這些女子所生下的孩子，包
括所有的男女僕役，一律也隨之失去自由，雖然康熙命令豐其衣
食、保障供給，誰會甘願過那種禁錮的生活呢？能設法逃離的，
一定不會放過任何機會。設若廢太子身邊一位女子恰好在那時生
下了一個女兒，尚未及到宗人府註冊登記，於是其母設法將其運
出禁所託付給平日相與親密的官宦人家藏匿起來，就是可能的。
如果說太子一廢時家中諸人萬沒想到手足無措，那麼二廢前家中
個別人應變有方，也是不奇怪的。現在我們雖然未能找到廢太子
家族成員設法逃出藏匿的例證，但卻分明可以從《清聖主實錄》
第二百八十六卷裡查到這樣的記載：就在太子被二廢時，太子宮
中有個叫得麟的人，通過 「詐死」的方式，讓人把自己當死屍運
了出來，當時一位大學士嵩祝，就冒犯王法藏匿了他。當然後來
敗露了，得麟處死，嵩祝被懲治。

雍正真的很同情他那被兩立兩廢的哥哥嗎？真的對這位倒楣
的二哥的女兒充滿慈愛嗎？那他登基前為什麼不把那位二哥的六
女接來當作繼女？那位姑娘，一直活到她十四歲的時候，仍飽受
着被禁錮之苦。她被雍正從禁所接出去，沒過幾年，也就是她十
七八歲的時候，在雍正四年，就下嫁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觀音保
，封為和碩淑慎公主。那位額駙觀音保到雍正十三年二月就 「嗝
兒屁、潮涼、大海棠」（北京俗語謂死亡）了。那一年和碩淑慎
公主才二十六七歲，從此守寡，一直守到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初十
日去世，終年七十七歲。她一生的七十七年，有十四年隨父被幽
禁，有五十餘年守寡。

那天偶然見到一檔電視節目，作為嘉賓的一位學者談及和碩
淑慎公主，以諧謔的口氣問道： 「不知劉心武是否知道她？」言
外之意是康熙朝廢太子的女兒均可以此為例，可知本無生命危機
可言，毫無藏匿之必要。

我知道和碩淑慎公主。拋開我從秦可卿入手研究《紅樓夢》
的特殊角度，單就這位公主的命運而言，我已感覺到宮廷政治的
冷酷詭譎。如何評價雍正的統治非我力所能及，但若把雍正收
養廢太子之女視為慈行善舉，恐怕是太小覷了他的政治權術
吧？ （下）

春筍，潤滑的肌膚，潔白明亮，它披着
褐色的衣裳，像纖細的手指在山上奏着春天
的歌。

陽春三月，萬物復蘇，春筍上市了。一
雙粗糙的大手把它輕輕抱到車上，它一路顛
簸，從鄉村來到城市。潔白如玉的春筍，穿

着樸素的外衣，與各種靚麗的菜擠在一起。城裡的食物太豐富了
，反而容易得富貴病，人們多麼需要吃些春筍通通血脈，消消食
脹啊。

二月上旬至四月上旬，是出筍初期，小春筍爭先恐後地從山
上的泥土裡鑽出小腦袋。挖春筍的母親，背有點駝，她專挑小徑
筍、弱筍、淺鞭筍等等，她挖筍時很小心，挖出後又立即填上土
。清明節前，封山育竹的日子近了，要趕緊把春筍挖完。這個時
令，飯桌上少不了春筍，炒筍尖，燒筍片，煲筍湯，樣樣都行。
我眼前浮現小時候的情景，母親坐在小板櫈上剝春筍皮，一片一
片，不一會兒，幾個嬌嫩的春筍被捧到廚房的砧板上。母親喜歡
做筍耳湯，將春筍切成薄片，用溫水泡一泡黑木耳，洗淨。熱油
鍋裡放入葱花、把筍片煸炒一會兒，再放入黑木耳一起炒。加適
量水，調入鹽、味精、醬油、黃酒，煮沸即可。易犯春睏的我，
日子因為這鮮嫩清香的筍變得活潑起來，一碗筍耳湯下肚，腸胃
格外舒服，味道久久難忘。

我喜歡吃母親做的三色筍絲。將春筍、紅辣椒、青辣椒都洗
淨切成絲，熱油鍋裡下 「三絲」翻炒，最後調入鹽、味精、醬油
、料酒即可。這道菜色彩分明，淡淡的辣味非常開胃，米飯吃得
一粒不剩，對付我這種吃飯慢的人最有效了。

春筍是親近泥土的作物，因為它從淳樸、恬靜的山中來，它
身上沾染的是潔淨與自然，讓人特別想親近。如今，我也抱着春
筍從菜場歸來，炒一碟春筍，當清甜的味道滑過舌尖時，故鄉的
竹林漸漸清晰，當母親挖筍的身影再次浮現時，還有什麼讓我更
加想念的呢？

我沒有料到今年的春天竟然
是與綿綿的悲傷相伴。三月十六
日上午，朋友在手機短信中告知
：中國腎臟病學的開拓者、中國
工程院院士、國際著名腎臟病專
家黎磊石於當日晨七時五十八分

離世。那一瞬，強烈的慌亂令我意識出現短暫空白，
第一反應是不可能，立即致電其學生，聽筒裡傳來的
哭泣聲證實了這一噩耗的真實，尖銳的疼痛迅疾劃破
心頭。我曾經在黎院士任職的醫院做宣傳工作，整整
寫了他十年。

那天上午分明是晴天，可陽光在我眼裡黯淡而傷
感，一陣緊似一陣的心痛中，我幾乎是機械性地離開
辦公室、下電梯、進入地下車庫，開着車來到城東家
裡一處不曾居住的屋子裡。登上滿是灰塵、堆放着我
曾經十餘年光陰的閣樓，搬出十幾本厚厚的剪報本，
直接坐在落滿灰塵的地板上，一頁頁細細翻看着，淚
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視線。

那些已經泛黃的舊日報紙上，記載着我在這家醫
院工作時發表過的所有新聞作品，自一九九一年至二
○○二年的十餘年間，我撰寫的所有新聞稿中，至少
一半以上是寫黎磊石及他所帶領的腎臟病科。我用自
己的青春時光與真誠，勤奮地記載着黎磊石創造的一
個又一個醫學奇跡。

在中國醫學界，有著名的 「黎氏三兄弟」三位中
國工程院院士。大哥黎鰲，中國燒傷學創始人、原第
三軍醫大學副校長，已於一九九九年去世；二哥黎介
壽，中國普通外科專家、中國治療腸外瘺鼻祖；老三
黎磊石，中國腎臟病學開拓者。兄弟三人在國際醫學
界享有很高的學術聲望，而三個同胞兄弟皆為院士，
成為中國當代醫學科技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佳話。

黎磊石的人生充滿傳奇色彩：一個地道的從洋學
堂裡培養出來的西醫，卻對傳統中醫情有獨鍾；一個
有半個世紀豐富臨床經驗的名醫，卻同時眷戀着實驗
室工作，直到晚年仍孜孜不倦地鑽研着細胞和分子生
物學；一個享有盛名的熱帶病專家在涉獵腎臟病領域
後，又成為國際著名的腎臟病專家。

我還清晰地記得，一九九一年，剛調至南京總醫
院任新聞幹事的我，第一篇稿寫的就是黎磊石。我的
前任張應武告訴我，只要 「抓住」腎臟科，每年的報

道任務不愁完不成。熟悉醫院情況後，發現黎磊石和
腎臟科果然是醫院裡絕對的 「新聞大戶」，於是我理
所當然地成為黎磊石辦公室的 「常客」。

在與黎磊石的接觸中，令我感觸最深的是，黎磊
石從來就 「不安於現狀」，他性格堅定、倔強、敢為
人先。在醫院裡大多數專家只安於完成常規臨床工作
時，他已經創造出一個又一個內地腎臟病學界的 「第
一」。

一九七八年，中國的腎臟病研究還是空白，黎磊
石以一支舊熒光燈和一台普通顯微鏡白手起家，在南
京總醫院成立了腎臟病科。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
，他們在中國的腎臟病研究和診治方面，創造出中西
醫結合診治腎臟病的全程系列療法，被公認居國際領
先水平。

一九九○年，黎磊石被選舉為國際腎臟病學會的
第一個中國人理事。黎磊石告訴我，病人的需要是他
創新的原動力。他始終認為，作為一名優秀的臨床醫
學專家，不能僅僅是按圖索驥照着教科書上的方法為
病人進行常規診治，而應該有能力運用基礎醫學中的
新發展，去探索解決臨床中所遇到的新困難與新問題
。這是他屢屢在疑難雜症的治療中創下奇跡，在醫療
技術上不斷創新的重要原因。

黎磊石很重視新聞，對新聞有很好的領悟力。每
次，我帶着採訪本去找他，他都會把近期的工作以及
他所認為的新聞點所在認真與我討論，稿件完成後，
他會在審稿時仔細閱讀並修改。

一九九二年，全國上下都在鼓勵 「敢闖敢試」，
我為完成切合時代脈搏反映醫院工作的稿件，自然選
擇腎臟科作為典型事例。採訪過後，為體現腎臟病科
大膽闖、大膽試，我為稿件所擬的標題肩題是 「敢上
九天攬月 敢下五洋捉鱉」，黎磊石看着稿子笑得
十分開心，他說 「好，有氣魄。」

黎磊石孜孜不倦的創新為我提供了一個又一個
「分量重」的報道題材，因為黎磊石，我採寫的新聞

報道十年間佔據了相關報紙一個又一個 「頭條」位置
。一九九六年，《黎氏三兄弟 個個是院士》一稿還
為我奪得了 「中國新聞獎」。

黎磊石的個性是出了名的強，醫院裡的同事、尤
其是腎臟病科的醫生護士們都怕他，他那直截了當、
毫不留情的待人處世方式令很多人受不了，許多人都

不敢跟他說話，見了面也都小心翼翼。可他對我卻一
直很溫和，從沒有朝我發過脾氣。每次稿件發表後在
內地引起反響，他都顯得十分的開心。他不會用語言
來表揚我，但從他的神情裡，我分明感受到他對我工
作質量的信任與滿意，我也因此擁有 「特權」：別人
找他必須通過他的秘書，而我，卻可以拿起電話直接
撥通他；有慕名而來的病人想請黎磊石親自診治，我
可以直接將病人領到他的辦公室裡，得到黎磊石耐心
又仔細的診療。每年年終的腎臟病科聚餐，黎磊石總
會囑咐一定要叫上我。那時，因為黎磊石在醫院裡的
至高地位，在機關裡，能參加腎臟科的會餐絕對是一
種待遇，所以，機關的同事們都很羨慕我能得到黎磊
石的器重。而平素在醫院裡 「傲氣十足」的腎臟科醫
務人員們，也因為 「老闆」對我 「好」，都對我十分
熱情，領人去看病全是一路綠燈。

黎磊石辦公室的牆上，掛着一幅邊長一尺左右長
方形的工藝品，深紅色的絨面上，依樹根的自然形狀
組成的 「求索」二字，簡潔自然、溫醇澤厚、氣象宏
闊，令我 「一見鍾情」，每次去他辦公室，都會情不
自禁地多看幾眼。 「滴水穿石」，終於有一天，與黎
磊石討論完工作，我習慣性地又看了一眼 「求索」，
他會意地笑了，說 「我知道你喜歡它，是我一個學生
送的，你拿去吧。」我又驚又喜，趕緊摘下來，怕他
反悔，立即道別走人。其實，我知道，這個 「求索」
也是黎磊石自己十分喜歡的。

黎磊石醉心於工作，但他又是充滿溫情的，有着
一顆浪漫而仁厚的心。常常，晚上，我在他的辦公室
談完工作就隨意聊天，他告訴我他很喜歡醫生這個職
業。他對自己年輕時看過的一幅俄羅斯油畫難以忘懷
：一個風雪交加的聖誕節夜晚，壁爐裡的火焰熊熊地
燃燒着，人們在屋裡縱情歡笑。而戶外冰天雪地裡，
一名醫生肩背藥箱，獨自踏着沒膝的積雪出診。風雪
中，藥箱上的紅十字格外醒目。黎磊石說，他是從這
幅畫裡讀懂了醫生是為病人而存在的。為了病人的生
命，遠離溫暖、遠離歡樂是醫生義不容辭的責任。說
着這些話的時候，他的目光熱切而神聖，也深深感染
着我。在醫院工作的那十餘年中，黎磊石的自信、坦
蕩、堅韌、執著及對工作的投入都深刻地影響着我。

一九九六年，上級機關決定通報表彰黎磊石，撰
寫其事跡材料的任務自然非我莫屬。因為事關重大，
我寫完初稿後要經過上級機關的領導共同審定。我記
得，那是冬天，已經十分疲憊的我在上級機關的辦公
室裡連夜加班，我們逐字推敲，每一句都反覆錘煉。
有些補充材料，便是我口述、王會能打字、王新海審
改，陳忠良校對，四個人 「流水作業」，一直忙到凌
晨三時才最終定稿，我算是充分領教了上級機關的嚴
謹。之後，王會能陪我騎自行車回單位，因為任務順
利完成，我整個人處於大腦興奮、身體疲憊的狀態，
深夜的街頭，我騎着自行車，總是腳一踩就踏空。王
會能還譏諷我 「剛寫完黎磊石，騎個自行車都騎不穩
，就不知道用他的精神激勵自己。」

十年前，黎磊石患病，在手術前，他反覆對自己
的學生說 「如果不能工作了，我立刻死」。手術以後
，他以頑強的意志一直在臨床一線為病人診療、帶教
學生，直到去世前兩天，還在為病人義診、給學生授
課。內地腎臟病界的僅有的四個院士中，除了他本人
外，另三人都是他的學生。

今年八十四歲的黎磊石依然是堅毅而剛烈的，他
一生都是將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從不聽從別人
的擺布。當他意識到自己病情的發展將不能再從事心
愛的工作時，他不願意佔用和浪費國家的醫療資源，
不願意被照顧，就斷然選擇了離開。他走得那樣的堅
定和從容，令人們心靈強烈震撼。我攜花籃去他的靈
堂悼念，輓聯上寫着內心對他的敬重： 「攜春而去花
開處一生燦爛 依然豪邁星空裡永在照耀」 。

這些日子，我一直不由自主地陷入悲傷的回憶之
中，我曾親身感受到的黎磊石對病人的慈愛、對科研
的專注、對學生的嚴格，那一個個細節反覆閃回、重
映，心口痛至窒息。

黎磊石非凡的一生讓我明白品格決定人生。他的
離世，除了留給我們無盡的痛楚，還有更深遠的，便
是品格的力量。

清明慎終禘黃陵 郭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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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古
人
為
何
把
這
個
時
節
叫
作
清
明
，
很
明
白
的
兩
個
字
，
卻
帶
着
些

哀
傷
似
的
。

清
明
是
二
十
四
節
氣
之
一
，
傳
說
是
晉
國
的
百
姓
為
了
紀
念
介
子
推
的
忠

誠
，
也
在
寒
食
節
禁
火
，
清
明
節
插
柳
，
代
代
相
傳
後
來
就
成
了
全
國
性
的
大

節
日
。
又
傳
始
於
古
代
帝
王
將
相
﹁墓
祭
﹂
之
禮
，
後
來
民
間
亦
相
倣
效
，
於

此
日
祭
祖
掃
墓
，
歷
代
沿
襲
而
成
為
中
華
民
族
一
種
固
定
的
風
俗
。
其
實
，
在

古
代
，
它
的
重
要
性
還
不
如
其
前
一
日
的
寒
食
節
，
掃
墓
也
是
較
晚
才
出
現
的

。
然
而
由
於
清
明
及
寒
食
的
日
期
相
當
接
近
，
久
而
久
之
便
漸
漸
融
合
，
形
成

了
今
日
的
清
明
節
。

我
們
鄉
下
老
家
的
風
俗
，
掃
墓
的
時
間
，
一
般
是
在
正
月
的
春
節
期
間
開

始
，
一
直
持
續
到
清
明
時
節
。
祭
祀
時
還
得
挺
像
樣
，
至
少
得
要
五
個
盤
子
的

祭
祀
貢
品
，
還
有
所
謂
﹁左
魚
右
肉
﹂
的
規
矩
，
也
就
是
一
字
排
開
貢
品
，
中

間
是
主
貢
品
，
或
是
燒
豬
，
或
是
全
雞
，
左
邊
是
魚
肉
，
或
者
是
其
他
小
食
，

右
邊
是
豬
牛
肉
或
者
其
他
肉
食
，
當
然
，
你
家
有
錢
，
敬
拜

的
貢
品
多
多
益
善
也
無
妨
，
但
個
頭
最
大
樣
子
最
顯
眼
的
必

是
擺
在
正
中
的
。

貢
品
前
頭
必
須
擺
五
個
碗
，
用
以
斟
倒
酒
水
，
而
這
個

斟
酒
也
不
是
亂
來
的
，
先
是
斟
中
間
的
碗
，
然
後
是
左
邊
，

再
右
邊
，
也
不
是
一
次
倒
滿
，
必
須
斟
倒
三
巡
至
滿
。
在
開

始
倒
酒
之
前
，
得
點
香
火
蠟
燭
，
人
握
着
香
火
朝
墳
墓
鞠
躬

三
次
，
然
後
把
香
火
插
在
墳
前
；
斟
倒
第
二
巡
酒
的
時
候
，

燒
草
紙
和
紙
錢
給
地
下
的
人
﹁用
﹂
，
倒
第
三
巡
酒
的
時
候

，
放
鞭
炮
。

鞭
炮
放
完
了
，
這
個
祭
拜
的
過
程
也
便
完
了
，
收
起
貢

盤
，
裝
入
籃
子
挑
走
，
回
到
家
裡
，
便
可
把
這
些
貢
品
擺
弄

一
番
大
快
朵
頤
了
，
不
管
逝
者
是
自
己

老
子
還
是
娘
子
，
要
到
下
一
年
才
會
想

起
他
了
︱
︱
所
謂
敬
拜
死
人
，
其
實
也

是
後
人
打
着
祖
宗
的
幌
子
吃
喝
的
一
個

途
徑
，
雖
然
也
有
紀
念
的
意
思
，
但
最

終
享
用
的
還
不
是
活
人
？

清
明
是
掃
墓
的
節
日
，
或
許
大
家

都
會
想
到
這
麼
幾
句
詩
：
﹁清
明
時
節
雨
紛
紛
，
路
上
行
人

欲
斷
魂
。
借
問
酒
家
何
處
有
，
牧
童
遙
指
杏
花
村
。
﹂
︱
︱

看
古
人
的
這
幾
句
詩
，
同
樣
可
以
明
白
藉
着
祭
拜
先
人
混
吃

喝
的
目
的
是
不
假
的
：
天
氣
不
好
，
雨
紛
紛
，
挺
壓
抑
的
，

心
情
也
很
不
好
，
悲
痛
得
很
，
儘
管
欲
斷
魂
，
但
弄
酒
喝
的

雅
興
仍
不
減
，
還
特
意
找
有
名
的
杏
花
村
去
飲
酒
︱
︱
若
說

這
是
因
為
想
到
自
己
的
某
人
死
了
，
從
而
借
酒
消
愁
，
我
才

不
信
這
說
法
，
否
則
，
何
必
一
定
要
很
挑
剔
、
也
很
有
雅
興

似
地
喝
杏
花
村
的
酒
，
而
且
還
辛
苦
地
借
問
着
尋
找
去
，
隨

處
倒
幾
斤
兌
水
白
酒
喝
不
就
得
了
？

其
實
我
們
那
裡
也
一
樣
，
雖
然
清
明
時
節
會
想
到
先
人

，
心
情
有
點
沮
喪
，
但
想
得
更
多
的
是
，
又
到
搞
﹁青
粄
﹂

吃
的
時
候
了
。

清
明
正
處
初
春
，
處
處
綠
油
油
的
，
生
意
盎
然
，
如
果
這
份
盎
然
的
氣
氛

都
給
死
者
佔
去
的
話
，
那
可
大
大
的
掃
興
了
，
所
以
，
死
者
是
要
拜
祭
的
，
但

自
己
也
是
要
快
活
的
，
便
去
做
﹁青
粄
﹂
吃
了
。
從
野
外
採
摘
十
幾
斤
我
們
那

裡
叫
作
﹁抽
葉
﹂
和
﹁艾
草
﹂
的
野
草
葉
子
，
清
洗
乾
淨
，
放
進
鍋
裡
用
清
水

煮
熟
，
剁
爛
，
和
上
糯
米
粉
，
加
上
糖
水
，
像
擀
麵
糰
那
樣
搓
成
米
糰
；
再
找

一
個
大
大
的
薄
薄
的
盆
，
盆
底
抹
上
一
層
油
，
把
米
糰
放
進
去
，
弄
平
整
，
然

後
放
到
鍋
裡
蒸
。
蒸
熟
了
，
便
成
了
滿
盆
顏
色
青
綠
、
味
道
清
甜
、
咬
勁
柔
韌

的
﹁青
粄
﹂
了
，
它
也
叫
﹁抽
葉
粄
﹂
。
用
刀
切
成
一
塊
塊
一
條
條
的
，
拿
在

手
裡
，
放
入
口
裡
咬
它
一
口
，
味
道
好
極
了
，
更
帶
有
一
股
清
新
的
自
然
氣
息

︱
︱
所
謂
天
然
綠
色
食
品
是
也
。

如
此
，
清
明
，
是
哀
日
，
生
者
想
起
自
己
的
親
人
死
了
，
不
免
悲
從
中
來

；
但
也
是
生
者
的
樂
日
，
此
時
桑
葉
正
綠
，
桑
椹
已
熟
，
春
蠶
就
要
第
一
次
結

繭
收
成
了
，
不
由
喜
甚
！

清明陝西橋山黃帝陵公祭 （袁景智攝）

黎
磊
石
（
右
）
與
本
文
作
者


